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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梦中， 梦见了五星红旗。 我一下子

醒了过来。 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才凌晨 2

点半，睡不住了，干脆起床，早点赶到天安

门广场，我想成为第一个到达的人，看那庄

重的升旗仪式。

金秋十月，北京最美。去年国庆前夕，我

坐高铁从上海飞驰北京，入住朝阳区一家宾

馆。 走出宾馆大门，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天

安门广场。 凌晨的首都地处北方格外凉爽。

令人吃惊的是广场上已有数不清的人在等

候了，男女老少、南腔北调，还有穿少数民族

服饰的，我认得有维吾尔族、藏族、苗族、蒙

古族等等。 我从长安街走向广场中心，感叹

这真是一条不眠之街啊，365天不分春夏秋

冬，不论天晴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人们怀揣

对新中国的深爱，对五星红旗的挚爱，跨过

千山万水来到北京的这条路上进入广场，长

久地站立着、等候着，只为看一次五星红旗

从这里冉冉升起，映红蓝天。 也把自己对党

和国家的感恩之情留在最值得纪念的地方。

是的，亿万人民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源泉所

在，不能不爱、且代代相传。

不由想起 60 年前， 我在海军当兵，20

年的军旅生涯中，不论在基地还是海岛，每

天的升旗仪式不都是面向首都北京敬礼的

吗？天安门是神圣的。今年我已经 77 岁了，

还身患癌症， 但能来北京亲身体验升旗仪

式的隆重感，感悟伟大祖国今日之强盛，我

很心满意足。 这样的心情不只我一人。 此

刻，才凌晨 3 点半，我估计长安街已经集聚

起上万人了，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天南地

北，有的游客拉着箱子，可能刚从机场或高

铁站赶来， 也有许多学生模样的人背着背

包，还有怀抱小孩的妈妈，或孩子骑在爸爸

的肩上， 小孩的手上都举着一面鲜艳的小

红旗。我问一个孩子，冷吗？他说不冷，看升

旗不会冷的。是啊，四五岁的孩子也懂得五

星红旗的温度比什么都温暖。 写这篇文章

时， 我知道今年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课就

是“我是中国人”。 那些带孩子来看升旗的

父母们也早早地为儿女上了最生动难忘的

人生第一课：“从小我爱五星红旗”。 临近 4

时许，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但秩序井然，

尤其是升旗杆的周围，雅雀无声，所有的人

都在静心等待庄严而神圣的一刻到来，共

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6 点钟到了，事

后我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去年国庆， 天安门

广场共有 7 万余人观看了升旗仪式。

６ 时 ６ 分，《歌唱祖国》乐声响起。 广

场上的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天安门金

水桥，国旗护卫队战士迈着正步走来，到了

升旗台前，只听“啪”的一个立定。两名护旗

手分别站在旗座两旁， 恰如两尊纹丝不动

的雕像。 偌大的世界第一广场没有一点声

响。《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这一片宁静安详

的氛围中爆发了它特有的雄壮旋律。 我注

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分毫不差地升到

了旗杆顶端，高高地飘扬在蓝天白云间，不

由自主地从内心呼喊出“祖国万岁！ ”

为纪念建党 100 周年， 祭奠先父，最

近，我去了福寿园新四军广场，觉得意义更

非同以往。

记得有一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在那里举行“新四军广场三周年纪念仪

式”，著名主持人赵屹鸥主持“追忆先烈英

魂，奏响民族强音”纪念仪式，并以他那富

于磁性的浑厚嗓音诵读铁军将士英名，新

四军老战士及其我等家属和学生近千人出

席。

赵屹鸥的诵读声抑扬顿挫， 富有感染

力，在广场上空回荡着，把人们带回红色的

年代———七十六年前，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

编第四军在民族危难中浴血而生。 赴汤蹈

火， 抗击和牵制了 16 万日军、23 万伪军。

1939 年 12 月父亲在上海中学加入中国共

产党，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领导学生运

动。 1940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

春，因身份暴露，经组织决定转去了学校继

续秘密领导学生运动。 在高三那一年，上

海地下党为了避免革命力量受到大的损

失，组织部分人撤退，父亲也在其中，从此

参加了新四军。 在 20 多年的军旅生涯中，

他曾打入敌营， 策反苏北伪军部队成建制

起义反正；参加过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莱

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负过伤、流

过血，命悬一线，在渡江战役中，他率领部

队冲锋陷阵抢滩，而后经过浦东，从江南造

船所的码头上岸进入浦西， 为解放上海立

下战功。

今天，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革命的薪

火却并未熄灭。2005年 10月新四军广场落

成，2006年被列为市红色旅游基地，纪念这

段壮阔的历史， 向这些英勇的先辈致敬。

2013年， 新四军军长陈毅元帅夫妇纪念塑

像在福寿园树立， 后举行了多次相关的纪

念活动。新四军全国有 30万。上海有 18000

人，目前这个广场墓地安息着 90多人。

福寿园地域较广， 有多处广场和许多

主题雕塑， 有镌刻着陈毅等在上海生活战

斗过的新四军官兵姓名的硕大的大理石墓

碑墙， 先父的名字也在墙上。 福寿园由国

家民政部创办，上海市民政局直管，青浦区

政府多方关照，成为爱国主义、红色教育基

地后，不仅意味着可受长久保护，且引来大

量人流瞻仰、祭扫，每年都会有活动举办：

火红火红的加厚红地毯，长明火前，英名诵

读，祥云传递，军人列队正步走来，青少年

集体敬礼献花……这些隆重的背后， 集聚

了多方的资源， 形成了长期可持续的机制

体制，无论如何，都是其它墓地很难以想象

的，而这里却一一呈现，由此，让逝者在荣

耀中安息，也令生者感到精神上的慰藉。

安卧于此和他曾经出生入死奋勇杀敌

的战友们在一起，是父亲的遗愿。 这确实是

一个很好的选择，因此会得到更多常人百年

之后很难得到的尊敬和关怀，“入土为安”于

他老人家而言有更为丰富实在的内涵。

几年前，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福寿

园， 为让刚刚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的母

亲与父亲合葬，墓碑上，有父母双双身穿戎

装的结婚照，英姿飒爽、仪态雍容。今年，去

新四军广场祭拜的人特别多，日前，我来到

那里扫墓时，但见红旗飘飘，有一众公安干

警祭扫后正在那里宣誓，而在旁的我，也经

受了心灵的洗礼。

这一刻，我永远不会忘记。

最近， 西双版纳野象群北上事件

引发海内外关注；前些日子，四川宝兴

县一只 10 岁左右的野生大熊猫被发

现数小时一动不动， 送医院抢救未果

而亡，被媒体报道，令众痛惜。 关爱生

命，敬重大自然，日益成为国人共识。

上述大熊猫之死， 经专家分析，

老弱病残者自然淘汰乃主因。 宝兴县

是大熊猫初次亮相之地，1869 年一只

大熊猫被一位法国传教士发现并逮

住，拟带回法国，但未运至成都已濒

临死亡，只得做成标本运回；由是轰

动世界，洋人争相来华寻觅捕杀，但从

未有一只活体被带出中国。

四川著名画家邱笑秋（在国际上

享有“生态熊猫画第一人”之誉）无数

次深入大熊猫栖息地，曾在卧龙大熊

猫保护基地的最高观察点“五一棚”

搭帐篷住过。 他告诉笔者：野生的大

熊猫很强焊，有攻击性，除了吃冷箭

竹、滑节竹等，也食肉，比如竹鼠之

类。 初夏，高山杜鹃花开之时，就是其

交配之季。 雄性大熊猫择偶颇挑剔、

傲慢且霸道，更是“薄情郎”，当“老

婆”怀孕后，便抛下不管，自个离去，

这也是熊猫繁衍困难的原因之一。 而

雌性大熊猫则十分执著， 爱娃情深，

怀孕期一般会在树洞用大量的竹子营

造“席梦思产床”，生下幼仔后，哪怕彻

夜不眠，也一直要等到幼仔发出第一

声才肯睡觉，且常抱娃而眠，致幼仔压

死也不少见，此乃野生大熊猫繁衍困

难的又一原委。

多年前，全球著名的《国家地理

杂志》来华拍摄大熊猫专题片，专程把

邱先生接到北京，在华侨饭店布置画

室，请他画熊猫。 大熊猫那么出名，为

什么以前画的人少呢？ 因为其栖息地

在青藏高原东部，海拔 2 千米以上的

高山密林河谷地区，从前交通不便，高

原更乏人迹，“凭照”作画毕竟难绘得

好呀。 邱先生的体会是﹕要真心喜欢

大熊猫，熟悉其生存环境，掌握其内

在性情，爱之深切方能画得灵动可爱。

有的画家所绘的大熊猫，悠闲地啃着

大楠竹，不妥呵，实际上除了竹子开

花、饥不择食的时候，大熊猫是只吃小

竹子的。 而当下人工饲养的“国宝”，

待遇高着呢，更不会去吃那“垃圾食

品”哈。

天安门的凌晨

筅 沈裕慎

大熊猫二三事

筅 吴道富

一大英聚，我党创建，开天

辟地。 忆峥嵘岁月，武装斗争；挥

剑指向，反动势力。 南昌起义，井

冈红旗，长征过雪山草地。 在窑

洞，调兵遣帅将，指点江山。

中华民族新生，似昆仑从此

东方立。 不惧群魔舞，敢于亮剑；

抗美援朝，痛打美帝。 自卫反击，

纵横天地，乘风破浪创奇迹。 看

今朝，我神州大地，国运昌顺。

沁园春·辉煌

筅 王仲士

来到新四军广场

筅 阿 祥

刊头书法 江妙春

■ 春风拂柳乐飞舞（国画） 王际粱

■ 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篆刻）

黄志斌


